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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连串问题和谜题

很多一线考古工作者都曾提到，有些遗址

的考古发掘工作，越挖谜团越多。在楚蜀思看

来，莲花坝遗址也是这样。虽然有不少新发现，

但了解莲花坝遗址的关键线索——生活居址，

一直没有露面，并且随着发掘深入，更多谜团浮

现了出来。

莲花坝遗址出土的陶片部分有磨圆度，部

分没有；其出土点位为古水体沉积，并非原生堆

积。在这个古水体沉积中，还出土了一截方

木。莲花坝遗址的史前环境是怎样的？是谁制

造了这些陶器？为什么部分陶片会出现磨圆

度？这截看起来像是人工打磨的木头，究竟作

何用处？制作细石器和陶器的人群是否有联

系？究竟是不是同一人群？在连续4年的发掘

工作中，一连串问题接二连三冒了出来。

楚蜀思提到，莲花坝的珍贵性，恰恰筑起了

难以被“读懂”的高墙。“成都平原上并没有同类

型遗址，导致相关研究资料少；另一方面则是与

细石器技术对应的人群，可能是流动性非常高

的、以狩猎采集为生业模式的人群。”这些人的

活动范围非常广，莲花坝遗址有可能只是他们

路途中的“一站”。“如果莲花坝只是一个临时营

地的话，他们可能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造成了

这里信息密度偏低的现状，因此勘探和发掘工

作才没有特别大的突破。”

对于楚蜀思和考古队员来说，最难的不是

暴雨冲垮了探方，也不是要水洗筛选100平方

米的土层，而是穷尽方法之后，并没有得到期待

的答案。

“我们当时天天挖，最深挖了

3米多，却没有出土东西。”楚蜀思

回忆起那段时间的焦灼时说，“就

像是回到了实习生时期一样，出土

一点东西就很激动。”那段时间，但

凡考古工地有一点“动静”，经验老

到的考古队员就和实习生们一样

激动。但这种激动源于完全不同

的心境：实习生们是初见出土物的

兴奋；而考古队员们则是因为太久

没有新的进展，哪怕是冒出一片陶

片、一片石叶，也会心潮澎湃。

楚蜀思形容莲花坝遗址就像

一座海中的孤岛：它出现得太突

然，找不到与之相关的其他线索。

但对于在汪洋中探险的人来说，孤

岛又意味着希望：在莲花坝遗址被

发现以前，成都平原从未出现过如

此密集的细石器遗存——它通常

只分布在川北地区和川西高原，即

便是成都平原的联合村遗址、罗家

坝遗址出土过少量的细石叶，也不

能算作细石器遗址。

因此，“读懂”莲花坝，就能够摸清带着这项

技术的人们，究竟是从哪里来到了成都平原。

通过环境考古、石材分析
寻求莲花坝遗址考古新突破

但是考古研究不能因为没有预想中的进展

而停滞。团队商议后，考古队员将目光投向了

环境考古。

“我们想要了解莲花坝遗址的古地貌与古

环境情况，复原当时人类生活的微环境，再反过

来推测他们当时可能是怎么想的。”楚蜀思介

绍，目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

生导师张俊娜正带领团队攻克这个难题。同

时，成都理工大学教授向芳正在对莲花坝遗址

的细石器材质、岩性进行检测分析。“如果知道

石料的来源，就可以知道大致的调查范围。”楚

蜀思说。

目前，莲花坝遗址的发掘工作已暂告一段

落。但是室内整理和研究工作还在持续进行。

这样一群或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业模式的人

群，究竟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他们与以种

植水稻为主、兼种北方作物粟与黍的宝墩人群

是否有关联？考古队员们不想就此被莲花坝

遗址难倒，他们想要“抓住”成都平原上的这枚

珍宝。

然而，莲花坝遗址的线索实在太少。一个

探孔的直径在10厘米左右，而成都平原的面积

是1.88万平方公里：考古需要好运，但不能全

靠好运。运气走不通的时候，得靠智慧和毅

力。楚蜀思说自己是一个“运气不怎么好的

人”，但是在离开莲花坝遗址、投入到绵阳市的

考古前置工作中时，又觉得“运气还可以”。她

一边挖着汉代的崖墓、明代的石室墓，一边惦记

着思蒙河畔的莲花坝。

等待，也是考古工作的一环。等待着环境

考古、石材分析能带来新的线索，也等待着在

未来的调查工作中，成都平原上能有新的细石

器遗址出现。虽然在楚蜀思的形容中，莲花坝

遗址是一座“孤岛”，但只要有文化的交流，就

一定会留下痕迹。只要考古工作还在继续，未

来的某一天，“孤独”的莲花坝遗址一定不会再

孤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片由楚蜀思提供

今年5月，《四川省第十
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公布，位于眉山市东坡区的
莲花坝遗址顺利入选。

“经过几年的发掘和整
理工作，我们初步推断，莲

花坝遗址应该是一处以细石器遗存为主体
的石器加工制作场所，可能是中心营地或
居址之外相对固定的石器加工地点。”日
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
考古院”）新石器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楚蜀
思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时说。

莲花坝遗址是在2021年开展“眉山、乐

山地区史前遗址调查”时首次被发现的。

经过2021年、2022年连续两个年度的发掘

和研究，它的重要性逐步凸显：这是一处距

今约62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近

万件细石叶、细石核、石片等石制品，是成

都平原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为进一步探讨细石叶技术人群的扩散与交

流，以及成都平原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

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

2023年至2024年，楚蜀思同省考古院的

同事们一起，在莲花坝遗址开展发掘工作。

如果说之前发现其他遗址是柳暗花明

式的惊喜，那么莲花坝遗址的发掘工作至

今仍在寻找答案的路上：后两年的发掘出

土遗存较少，一些关键问题始终未能得到

解答。即便将已发掘细石器的地层土壤全

部过筛、水洗，也未能再现2021年时的“耀

眼”成果。细石器遗存、人类的用火痕迹、

疑似宝墩文化的陶片、古水体沉积……发

掘工作确实有收获，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

的疑问。所幸的是，为了“读懂”莲花坝，新

石器考古研究所的成员们正尝试用更多的

方式进行解读。

最初对莲花坝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推

进了对该遗址内涵与性质的认识：遗址出

土了数量较多的细石器，也发现了带有宝

墩文化特征的陶片。因此，在楚蜀思参与

莲花坝遗址工作之初，解决两种遗存早晚

关系和细石器遗存的分布范围问题，成为

正确认识遗址的根本性工作。

由于思蒙河水反复冲刷，遗址不同点

位地层错位交织，像一本被揉皱的书。考

古团队只能通过地层里的土色，一点点拼

出地层的本来面目。最终他们确定，陶片

遗存的年代要晚于细石器遗存。

而细石器的分布范围，只能通过密集

的勘探工作，一步一步确定。每个探孔的

深度都要达到4米，根据三四百个探孔土样

情况，考古队员推断出土细石器的地点周

围约40米区域内，都可能有细石器分布。

对出土石制品的整理和研究，则揭示了莲

花坝遗址的性质：“我们发现包括细石核、

细石叶、石片、断块、碎屑等多个类型的石

制品，判定这里应该是一处石器加工场

所。”楚蜀思说。

细石器技术，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石

器技术。它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

至新石器时代，某些地区甚至存续到金属

器出现的时代。人们从修整成型的细石核

上剥取细石叶，再将细石叶固定在木质、骨

质等载体上，组装成多功能复合工具，作为

“刃”来使用。“细石器对制作者的技术要求

较高。以前的莲花坝，可能就是一个专门

制作细石器的场所。”楚蜀思说。

后续发掘区域紧挨着此前出土细石器

的地点。尽管开展了充分的工作，考古队

员也只找到了一片细石叶和一颗细石核。

幸运的是，用火痕迹的出现，让考古队员看

到了新希望——这里曾有人类停留的历史

细节，正被更多的考古证据印证。

6000多年前的“工位”
或为打制石器的“营地”

莲花坝遗址出土的方木。

莲花坝遗址出土的细石核。

莲花坝遗址出土的陶片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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